
“莲名金莲，瓶亦名金瓶，侍
女偷金，莲瓶相妒，斗叶输金，莲
花飘萎，芰茎用事矣”。西门庆的
狐朋狗友的名字，也都各有寓
意：应伯（白）爵（嚼）字光侯
（喉）、谢希（携）大（带）字子纯
（紫唇）、祝实念（住十年）、孙天
化（活）字伯修（不羞）、常峙节

（时借）、卜志（不知）道、吴（无）
典恩、云里守（手）字非（飞）去、
白赖光字光汤、贲第（背地）传、
傅（负）自新（心）、甘（干）出身、
韩道国（捣鬼）。作者通过不雅谐
音命名法，对这帮丑类的性格进
行了揭示，对他们的行径也予以
揶揄讽刺。

还有些文学人物的名字具
有影射的意味。作者在创作中本
来是摹写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
但是为了避免纠纷和误解，就故
意用一些带有影射暗指用意的
名字。像吴敬梓《儒林外史》中的
马纯上马二先生，就是影射全椒

冯粹中，而虞博士是暗指江宁教
授吴蒙泉，牛布衣是指牛草衣，
凤鸣岐是指甘凤池。人物取名上
以影射索隐闻名的是近代四大
谴责小说之一的《孽海花》，此书
人物多影射现实。例如，男主人
公金雯青就是暗指当时清政府
的兵部左侍郎、出使德奥俄大臣

洪钧（字文卿），女主人公傅彩云
影射当时的名妓赛金花。冒鹤

亭、纪果庵等人对该书人名进行
了细致的考证和索隐，刘文昭并
据此编成了《孽海花人物索隐
表》，共举《孽海花》一书中人物
二百七十八名。每人依姓氏笔画
为序，分别标明书中人物及其影
射的真实姓名、籍贯、出身、身份

等，用功颇勤，对研究这部作品
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资料。

文学作品中用影射给人物题

名取字，本来是从创作需要考虑，
同时也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猜疑，
但有时也会引出新的误解和纠纷。
据说鲁迅的《阿 Q 正传》发表后，
有许多人惴惴不安，以为是在影射

自己。鲁迅对此曾解释道：

古今文坛消息家，往往以为

有些小说的根本是在报私仇，所

以一定要穿凿书上的谁，就是实

际上的谁。为免除这些才子学者

们的白费心思，另生枝节起见，

我就用“赵太爷”“钱大爷”，是

《百家姓》上最初的两个字；至于

阿 Q的姓呢，谁也不十分了然。但
是，那时还是发生了谣言。还有排

行，因为我是长男，下有两个兄

弟，为预防谣言家的毒舌起见，我

的作品中的坏脚色，是没有一个

不是老大，或老四、老五的。

学者德维分析金庸小说中
的人物命名，指出金庸对《射雕
英雄传》中被誉为“乾坤五绝”的
五位高人（东邪、西毒、南帝、北
丐、中神通）的命名渗透了中国
传统的五行思想：东方尚青，属
木，故“东邪”为黄药师（平时都

穿着青袍）；南方尚赤，属火，故
“南帝”号一灯；西方尚白，属金，

故“西毒”为欧阳“锋”；北方尚
黑，属水，故“北丐”为“洪”七公；
中央尚黄，属土，故“中神通”为
王重阳。金木水火土五行巧妙地
镶嵌在这五人的姓名中。他还具

体解释：

南帝一灯———“一灯”之名

出自《法华经》：以一灯传诸灯，

终至万灯皆明。“南为火”：一灯

大师之“灯”待“火”点燃。其秘技

为“一阳指”，而太阳就是一个大

火球。“南，色赤”：“灯”与“阳”皆

作赤红色。

中神通王重阳———“中央为

土”：此人确为历史人物，是全真

教开山祖师，原名“王喆”，这姓、

名两个字皆具“土”形。五大高手

中他辞世最早，由其师弟递补为

老顽童，就是周伯通。而“周”中亦

有“土”。“中央，色黄”：王重阳既

为道教大师，而道士用黄冠束发，

因此又被称作“黄冠”。《推背图》

作者李淳风就自号“黄冠子”。

西毒欧阳锋———“西为金”:
“锋”赖“金”利。作为音乐家的欧

阳锋，常备乐器不是吉他，而是

铁筝。仍是金属所制。“西，色

白”：西毒长居白驼山，他本人、

侄儿、部属皆作白衣装。此意王

家卫在《东邪西毒》中也有所发

挥，电影尾声是欧阳的一段独

白：没多久，我就离开了这个地

方。那天，皇历上写着“驿马动，

火迫金行，大利西方”。

东邪黄药师———在《三十三

剑客图·虬髯客传》一文中，金庸

对唐代名将李靖极表钦敬之忱。

其实李靖之军事才能未必高于韩

信、林彪，金庸佩服他的恐怕还是

其功成不居、明哲保身的政治智

慧与人格修养。虽达不到三毛“最

爱黄药师，什么都爱”的程度，我猜

金庸对自己创造的黄药师这一人

物形象还是钟爱有加，他把自己

推崇备至的李卫公的名字赠给了

黄：李靖字药师。“东，色青”：书中

写黄药师初次出场：“身穿青色布

袍”。“东为木”：黄药师三字表面

看来似乎有“草”无“木”，其实不

然。金庸等台港文人使用的是正

规的繁体字，“药”字的正确写法

是“藥”，一根巨木，赫然在下。

北丐洪七公———旧武侠小说

《儿女英雄传》中有“邓九公”者，

名讳与洪七公相仿，书名与《射

雕英雄传》也有几分相似。“北为

水”：七公姓“洪”，果见洪水汤

汤，竟没涯涘。

（未完待续）

茵 李 浩 （连载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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茵邱华栋
（连载 68）

整座故城就我们
这几个人在寂寞地转
圈，停下来看看，又接着
走，不断在废墟里穿梭。
汪老和杨泓月他们拍
照，写生，测量，远眺或
者蹲下来，仔细观察着，
放大废墟里不易被察觉
的细节。比如汪老就发
现了一件木质构件的残
片。这是非常少见的，说
明汪老独到的眼光。

高昌曾经是一座
非常繁华的城市。在高
昌故城的中心，有双塔
遗存，他们说那是可汗
堡，曾是高昌回鹘汗国
王室所在。高昌故城保
存比较成形的区域，是一处长方形的寺庙遗址群落。中
心位置有一座几层楼高的台藏式塔座，非常宏伟。

和交河故城比较起来，高昌故城更有王城的气概，
这里地势开阔，大气磅礴，在高天之下，大山之中，建
成这么一座城，它睥睨着一切企图占领这里的过客。确
实，从西汉在此设立戊己校尉治所，和屯兵屯田的高昌
壁，至今已经过去了两千多年。两千多年的岁月侵蚀，
使得这座古城遗址千疮百孔，我们仍旧可以想见当年
的繁华盛景，和那些来来往往的在时间长河里浮现的
无数人的面孔。他们有的在史书上出现了，有的就是默
默无闻的人，在这里经过。

我们在高昌故城内转了接近三个小时，眼看着太
阳掉到山的那边了，大朵云彩覆盖在我们头顶，刚才还
暑热无比的空气顿时消散，开始变得清凉。

我们向大门而去。我看到远处有一些车辆开过来。
那是一个房车队。

我们和他们会合了。原来，他们就是中科院考古
队的考古人员，准备在这里进行为期一周的考古发
掘。领头的是周队长，和汪老是老相识。汪老也兴致勃
勃地决定，我们今晚要在高昌故城外的一处露营地搭
建帐篷，和考古队员们一起把酒言欢，晚上我们要住
在帐篷里。

夜宿野外荒原上，这使我很兴奋。我想，到了晚上，
我就能看到汉唐时的人看到的高昌的月亮了。因没有
了城市的灯光污染，在这里能看到真实的月亮和星星。
虽然相隔千年，我仍旧能够与一轮明月共情。我的包里
装着那只铁鸟和杨泓月送给我的剪纸《对马》，我的直
觉告诉我，今晚要发生一件事情。到底是什么事情，我
不知道，心却开始怦怦跳了。

由于有当地人的照应，我们和考古队一起，在距离
高昌故城不远处的一个露营地搭起了帐篷。晚上，我们
举行篝火晚会，吃烧烤、喝啤酒，唱歌跳舞。大家虽然并
不熟悉，可很快就拉近了距离。我喝了不少酒，心里却
一直惦记着我的那只铁鸟，我想要把它拿给汪老看一
看，鉴定一下年代，如果是古物，就交给考古队。但我一
直没有找到机会。

篝火掩映中，醉了的李建抓住我的手，说，我看出来
了，杨泓月喜欢你，要不然她怎么可能送给你《对马》？你
要扑她，她太骄傲了，看不起我们，你能拿下她的。

我也喝得有点多，舌头也有点大，我说，扑谁？我谁
都不想扑，我要躺平。白马王子是你，我不是马，问题
是，我的鸟，铁鸟———李建笑了起来，你的鸟，你的鸟是
铁鸟？哈哈哈！

我不理会他了。我醉了，歪着脑袋靠着帐篷边的折
叠椅。此时，我仰头看到了一轮弯月，明亮地出现在干
净的天空中。我不知道拿那只会鸣叫的铁鸟怎么办，不
然，我就把它献给杨泓月算了。想到了这里，我就找杨泓
月，可是我找不到她。我问小苏，她是汪老的另外一个女
学生，她说，杨泓月已经到房车里休息了。考古队安排今
晚女士住房车，你们几个男的住帐篷。我点了点头，就去
我住的帐篷里，找我的背包。我找到包，因为喝得太多，头
重脚轻，躺在毯子上，趴在那里一下子就睡着了。

半夜，我忽然被某种动静惊醒。是的，是我的背包
在蠕动，黑暗中我摸索着打开背包，发现那只铁鸟竟然
在动，还在微微发亮，就像是一个活物，摸着有点温度
了。我感到很惊奇，我的手还抓到了夹着剪纸《对马》的
玻璃纸夹，我看到，杨泓月剪出来的《对马》也在变化，
发出了红光，帐篷里的几个男人都在熟睡中。

这简直太神奇了。我很惊骇，一手抓着夹着《对马》
的剪纸夹，一手握着铁鸟，就像是在响应某种召唤，走
出了帐篷。星光之下，新月在天空中放射着洁白而清凉
的光辉。我张开左手，那只铁鸟真的变成一只活鸟了，
它缓慢地腾空飞起来，飞离我的手心，向着高昌故城的
方向飞，仿佛那里是它的故土家乡。它中空的身体因空
气穿过而鸣响。此时鸟在飞，在鸣叫着，似乎在召唤什
么。我担心它飞跑了，就跟在它后面踉跄着，跑了几十
步。此时，我右手抓着的夹着剪纸《对马》的玻璃纸夹掉
落了，里面的剪纸《对马》飘飞出来，也飞在了半空中，
翻转着展开来。

在月光的朦胧中，在飞鸟的鸣叫声里，我眼看着剪
纸《对马》翻转着落地，打着旋儿，然后，一匹匹的骏马
就开始出现了，在我周围盘绕。

啊，在剪纸《对马》中生成了十六匹真的骏马。我彻
底惊呆了，站在那里，眼看着那只铁鸟，不，现在是真的
鸟，在空中盘旋飞舞，而十六匹骏马咴咴叫着，打着响
鼻，喷着粗气，甩动着长长的马尾巴围绕着我旋转。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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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想一直走下去的冲动
又来了。这回是想一直往下，走
到黄河的下游去。去走广大的中
国。就这样，一直走到河流漫入

一片草地，变成了一片苔草密布
的沼泽，一直走到在沼泽中差点
陷落了一只鞋。把脚拔出泥沼，
登山靴防水功能很好，鞋面糊满
了黑泥，里面却没有进水。于是，
故意涉浅水而行，为是的洗去鞋
面上的污泥。

湖边有几处白色建筑。没有
人。是一座无人值守的水文站和
气象站。看那些仪器设施，有测
雨量和风速的，有测湖水涨落，
和出湖水流量流速的。这些数据
都会自动上传到某个地方。查到
一个数据，说扎陵湖每年出湖的
水量是两亿多立方米。我攀上一

座竖立了风速仪的楼顶，极目西
望，见湖上浮着小岛。湖水鼓涌，
如大地呼吸的节奏。大地吸气，
水鼓涌，小岛消失。大地呼气，水
波下落，岛又出现。

陪同的当地朋友告诉我，那
些岛上，成千上万只大雁云集，
产卵孵化。

这位朋友是先前说过那个
生态管护群的群主。他说，可惜

没有船，去不了那些岛上。

我问他，黄河源在哪里？
他说，这里就是黄河源。
我说，我是问你真正的源头。
他把我带回到湖口出水的

那道矮桥上，说，这里就是黄河
源。他说，黄河是从这里开始的。
从此开始，河叫玛曲。从这里往

上，宽阔的水面是湖。湖的尽头，
数条水流入，但那几条河流都不
是玛曲。它们分别有自己的名
字，比如约古宗列曲、卡日曲和
扎曲。我知道他这么说，有点地
方主义。我看过材料，约古宗列
曲也叫玛曲。但我尊重他的地方
主义。也许，他是在下意识地维

护玛多县作为黄河源头县的地位
与名声。

这是和教科书上知识相异
的地方性知识，也包括了地方的
立场。承认扎陵湖以上的水流也
叫黄河，那玛多就不是河源县
了。其实，我也需要一点心理安
慰。今天，我必须认为从扎陵湖

这个湖口，从这几条半埋于水面
下的水泥管道处，就是黄河上
源，藏语中玛曲的起始处。

当然，我也就明白了，在玛多
县境内溯河而上的行程到此结束。

我故意问陪同的朋友是不
是这个意思。

他点头称是，说，过了此湖，
就是另一个州，玉树州，不是果

洛州了。过了此湖，就是另一个
县，曲麻莱县，不是玛多县了。

我说，据我所知，曲麻莱县
还有一个乡，叫麻多。不也是汉
字对音玛多的异写吗 ?他笑了，
说，反正写成“麻”，就不是
“玛”了。

我们遇到一个简单又复杂

的问题。表面上是一个语言学问
题，关于黄河不同段落的藏语名
字，其实并不是语言学问题，而
关乎一个国家内部，新设置的行
政区域划分带来的地方性认同
与情感。所以，地理学意义上那
个黄河源头，我还必须重新寻路
抵达。

现在，我们已经抵达了玛多
县的“玛多”，即玛多县的黄河源
头。我没有失望，不但不失望，
我觉得还另有收获，因为我至少
会两次抵达不同地域认同中的
黄河源。

这也符合语言的本质。语言

学家索绪尔就认为，语言作为一
种符号，所指本该有一个基本内
核。内核虽然有某种确定性，但
符号本身却有任意性，总要受到
历史中人的看法的影响。我想，
关于黄河不同河段的命名与解
释，正是这样一个例证。

这也可能是我愿意到这片广

袤高旷地带亲历一番的原因。如
果只是要得到一些公共知识，在
今天这个时代，依靠卫星地图和
各种文字材料，就可以安坐书
斋，作一次溯源之游。

还是不舍得马上离开。
又在那道底下是几孔水泥外

壳与金属内壁的圆形泄水道，水

中立着两把水位标尺的矮桥上站
立一阵，才转身，回到湖岸的高
处去。

5.唐蕃古道
车行在高原，湖深陷在盆

地，越来越低，越来越远，最后终
于消失不见。

在穹窿般隆起的最高处，公

路边，一条荒废在浅草中的道路
出现。

一条荒废的驿道。
公路往西，偏南一点，朝着

湖水浩渺的深陷盆地而去，而这
条老路，大部分一定与公路的走
向一致，所以，便被新修的公路
所覆盖，所替代。

这一段所以保留下来，是因
为它没有向湖盆去，而是略微偏
北，选择了干燥宽广的高地。

它就那样偏北延伸，径直斜
上，往高地的最高处。在高丘隆
起的浑圆顶部，消失在很低很近
的天空下面。

天又放晴了，空中的风吹动
灰色的云层急急消散，露出了一
方蓝天。

这是唐蕃古道的遗迹。
我走上这条路，踏着了路上

的石头和泥土，以及正试图掩去
这条路的浅浅的青草。

路面微微倾斜，依顺着山丘
的表面。右手边，滑落积存了厚
些的泥土，青草蔓延，不大看得
出原先的界限了，但在左手边，
却裸露出带着些微红色的砾石与
土层的路肩。虽然就二十多厘米
高，却清楚地标示出古道的轮廓
与走向。

在这样的海拔高度上，植物
生长艰难。这条路，自公路修通
以来，已经有几十年没人行走
了，但浅浅的路肩仍然裸露着，
没有被青草淹没。在这条路上行
走，稍高处，几百米外的丘顶，就
是天地连接处，似乎随时就可以
走进蓝天。但每前进一步，蓝天
又后退，现出又一条天地的连接
线，似乎永远也走不到跟前。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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